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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更替时期中国“对天皇外交”：
必要性、可行性与具体策略

程　文，李　乾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沈阳１１０１３６）

　　摘　要：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日本皇室会议正式做出决定，时任天皇明仁将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退位，次日德仁

皇太子作为新天皇继位，这意味着日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天皇更替时期。文章以此为背景，从战后日本的“天皇外

交”和“皇室外交”出发，提出“对天皇外交”，即以中国为主体开展对日本天皇夫妇和皇太子夫妇的外交活动和外事

行为，并对其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阐明了在这一天皇更替的有利历史时期，中国在“对天皇外交”方面应实

施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日本政治；“对天皇外交”；中日关系；外交策略

中图分类号：Ｄ８２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３８５１（２０１９）０６－０２８１－０８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ＣＨＥＮＧ　Ｗｅｎ，ＬＩ　Ｑ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１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ｓｔ，２０１７，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ｋｉｈｉｔｏ　ｗｏｕｌｄ　ａｂｄｉｃａｔｅ　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３０ｔｈ，２０１９，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ｅ　Ｎａｒｕｈｉｔｏ　ｗ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ｄａｙ．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Ｊａｐａｎ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ｃｈ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ｔｈａｔ　ｉｓ，ｔ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ｃｏｕｐｌ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日，日本明仁天皇绕过宫内厅，

通过ＮＨＫ电视台向国民表明了自己生前退位的愿
望，这一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为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
了轩然大波，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
政府不得不开始被动地考虑对策。２０１７年６月９
日，《有关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在参议院全

票通过，天皇生前退位的愿望得到了政府的许可。

同年１２月１日，日本皇室会议正式做出决定，时任
天皇明仁将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退位，次日德仁皇
太子作为新天皇即位。至此，从２０１６年７月开始的
天皇退位风波，历时一年半终于平息。

根据二战后《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天皇被剥夺



了一切政治权利，仅作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统合的
象征，不过其在形式上仍然具有国家元首的地位。
“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它是一
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１］虽然天皇只是
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但其作为日本国家的最高代表，
仍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意义。因此对于这一次日本
天皇的更替，世界主要国家都会表示一定程度的关
注，而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更需对此保
持高度的重视。
由于形式的隐蔽性和事件的稀缺性（仅明仁天

皇于１９９２年访问中国一次），国内学者对于天皇外
交的研究较少，且已有研究大都从范式与作用出发，
如张敏［２］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并探析
天皇外交的“访美范式”，指出天皇外交这一范式的
作用和稳定性；吕耀东等［３］从天皇慰灵外交的起源、
目的及内在问题着手，讨论这一范式的实效及弊端；
而站在中国角度进行应对分析的研究微乎其微。另
外，针对某一具体外交事件的研究通常时效性较强，
国内学界关于日本天皇外交及其应对措施的相关研

究集中在１９９２年明仁天皇访华前后，之后对此问题
的探讨寥寥无几。笔者认为，中国学者不应忽视该
课题的研究意义，尤其是类似新天皇访华这种具有
先例且能进行一定分析预测的事件，更不能等到已
然发生再做讨论。本文从中国外交实践出发，通过
现状认识和历史借鉴，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希望针
对“对天皇外交”提出切实可行的外交策略。

一、“天皇更替期”的时间界定及
“对天皇外交”的提出

　　日本天皇一直以来都是逝后传位，从前的皇位
更替自然也没有明确的可预见的时间。明仁天皇选
择生前退位而非逝后传位，由此产生了日本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皇位更替期”。关于日本“皇位更替期”
这一时间段的界定，其起点毋庸置疑。２０１６年８月

８日明仁天皇通过ＮＨＫ电视台正式宣布生前退位
的决定，从此拉开了皇位更替的大幕。而这一时间
段的终点，从外交角度出发，主要以新任元首稳定国
内形势后能够进行对外访问为标志。以同为君主立
宪制国家的英国为例，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

１９５２年２月６日登基，１９５３年６月２月加冕成为女
王，到进行第一次正式出访（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４日访问
挪威）之前，中间有三年多的过渡时期［４］。在日本也
有类似的情况，明仁天皇于１９８９年１月即位，而他
第一次正式出访是在近三年后的１９９１年９月访问

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考虑到天皇即位后
适应与稳定国内环境的需要，有近三年的时间差是
可以理解的，同样，新天皇德仁就任（２０１９年５月）
后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综上所述，本文将这一
皇位更替期定为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２年。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虽然在《日本国宪法》的约

束下，天皇的外交权受到了一定限制，不具有缔约权
和使节权等，但其在外交上的地位却依旧不可小视。
二战以来，日本通过开展以“和平亲善”为旗号的“天
皇外交”和“皇室外交”，在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
地位、博取国际理解、开拓海外市场、走向政治大国
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用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成果，对
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进行了有力的补充。
所谓“皇室外交”，指的是由皇室成员进行的外

交活动和所表现出的外事行为，这些成员应包括天
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以及
皇弟和他们自己的配偶与后裔，而二战后日本天皇
夫妇和皇太子夫妇进行的外交行为和外事活动，则
是狭义上的皇室外交［５］。同时，也有学者使用“天皇
外交”一词，把行使活动的主体仅限定于天皇夫妇和
皇太子夫妇［６］。可见无论是“天皇外交”还是“皇室
外交”，在使用时都对各自的主体进行了范围上的限
定，范围过大会增加非关键因素，使集中度降低；范
围过小则难免会遗漏重要人物。因此这两个词的含
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为皇室核心成员所开展的
外交活动和外事行为，故在此统一称作“天皇外交”。
需要注意的是，“天皇外交”是从日本角度出发

的外交活动，而从中国角度来看，在天皇依然具有重
要外交作用的情况下，应开展具有特定方向性的“对
天皇外交”，即中国对日本天皇夫妇和皇太子夫妇所
进行的外交活动和外事行为，包括定期拜会、参加即
位典礼、积极宣传等。特别是在此日本皇位更替期，
如何抓住时机，针对在外交上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天皇，展开新的“对天皇外交”，争取外交主动权，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对天皇外交”的必要性

（一）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
近年来，中日关系历经波折起伏，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开始的“政冷经热”逐渐转变为“政冷经冷”的状
态，尤其是钓鱼岛问题和安倍政府执意修改宪法之
后，这种趋势愈发明显。安倍晋三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１日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似
乎出现了一些转机。同年１１月１１日，中国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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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习近平在越南岘港会见日本首相安倍，两人就加
强互信、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４０周年之际尽
可能实现互访等达成了一系列共识［７］；２０１８年１月

２７日至２８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应邀访华，表示

２０１８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和中国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希望双方首脑借此契机重新启动
互访机制以全面改善两国关系［８］；５月９日，李克强
总理访日，与安倍首相再一次就首脑互访达成一
致［９］。不论安倍在表示友善的背后有何动机，对于
双方来说友好的中日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
要看到，由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导致
在任的中日两国领导人从未进行过官方互访，这种
严峻局面不是短时间能够破解的，中日关系回到正
轨仍然任重道远。
明仁天皇宣告退位及皇太子即将继位的现实，

为改善目前的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１９９２
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８日，日本明仁天皇在华进行正式
访问，成为中日交往史上日本天皇对中国的首次访
问，明仁天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来华访问的日
本天皇。这次访华，不仅打破了中国当时面临的恶
劣的国际局面，对改善中日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大增强了两国的交流与互信。日本政府当时也表
示，“天皇、皇后两位陛下的成功访问，使日中两国民
间的传统友好和亲善关系更上一层楼，为将来两国
国民友好和亲善关系进一步深化打下了良好基

础。”［１０］因此，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德仁皇太子的继位对
于中日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机遇。对中国而言，
积极开展“对天皇外交”，促成以新天皇的访华为核
心的一系列活动，不仅有利于协调和推进两国关系
发展，同时可以占据外交上的主动权，打开中日关系
的新局面。

（二）稳定周边环境的需要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且周边国家的

文化、宗教、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对华政策和关系的
差异很大，这是中国有别于世界其他区域或地区的
现实状况。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问题基本可以分为
两类：领土争端和朝鲜半岛问题。２１世纪以来，涉
及中国的领土争端频发，如中印边界争端、钓鱼岛问
题、南海问题等；朝鲜半岛问题也随着朝鲜核试验的
一步步推进而日益严峻。总的来说，中国周边环境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很大，需要各方协调共同解决。
他国的外交智慧与策略，整体来看基本以“硬”

手段（政治、军事）为主，起初略有成效，但最终效果
并不理想。对于领土问题的强行命名、占领和对于

朝鲜半岛问题的一系列制裁与威吓，非但没有使争
议缓解，反而有加剧的态势。中国则不同，对于领土
问题确保在“主权归我”的前提下，实行“搁置争议”
和“共同开发”；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中国提倡发挥
“六方会谈”的作用，并提出了“双暂停”与“双轨并
行”的策略。这一系列举措都收获了较好的效果
与较高的国际评价。２０１８年平昌冬奥会伊始，朝
韩双方开展的一系列文化与体育外交，乃至后来
的《为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繁荣、统一的板门店宣
言》等，都使得两国关系大大缓和，这更加促使我
们思考在当下地区环境中使用“软”手段解决问题
的可能性。
日本天皇以日本国家和国民象征的身份进行的

各项外事活动，无疑具有超越首相、外务省的影响力
和宣传作用。对于１９９２年明仁天皇的首次访华，作
为继访欧、访美和访东南亚之后日本天皇战后的第
四次出访，有学者曾指出其实际意义并不大，但却具
有非同凡响的象征意义［１１］。日本一直是中国周边
环境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通过积极开展天皇更
替时期的“对天皇外交”，推动改善中日关系，对于稳
定周边局势无疑大有裨益。同时，积极参加即位典
礼等形式的“对天皇外交”，也是加强与周边国家沟
通的良好渠道。另外，若能实现新天皇访华，其象征
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对周边甚至全球
释放一种和平与善意的信号。从这个角度出发，对
于积极促成新天皇访华等“对天皇外交”手段和其所
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寄予较高的期待。

（三）牵制日本右翼的需要
日本右翼势力主要指日本政治势力中的鹰派，

也就是保守政党中的强硬派，其特点包括鼓吹“皇国
史观”和“军国主义”，否认侵略战争和美化侵略历
史，大肆宣扬“种族优秀论”等。以安倍为首的右翼
势力自掌握政权以来，做出了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慰
安妇问题、修改历史教科书，甚至购买钓鱼岛等许多
严重伤害周边国家感情和利益的行为。对于日本右
翼的一系列举动，从“对天皇外交”的角度出发，或许
可以找到从日本国内进行牵制的方法。

２０１７年春，明仁天皇提出退位的要求，引起安
倍领导的保守政府的强烈不满。然而，在参议院表
决允许天皇生前退位的“特例法”时，却罕见地出现
了２３５票全票赞成通过的局面［１２］。这反映出天皇
虽然并无实权，但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官员仍必须尊
重天皇的主张和意愿。明仁天皇的退位原因表面上
看是他年事已高无力任职，实际上与同安倍右翼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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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冲突不无关系。作为和平宪法的坚定拥护者，
明仁天皇虽不支持安倍政府修改宪法，但因体制所
限无权正式表达政治主张，便绕过宫内厅通过

ＮＨＫ电视台和生日讲话表明自己的立场。无疑，
这对安倍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阻挠。这次“退位风波”
除了拖延修宪进程、避免天皇做安倍的政治棋子之
外，也是天皇对右翼势力的一次绝妙反击。即将继
位的德仁皇太子为人谨慎，并无对华不友好的言行，
且他同父亲一样是和平宪法的支持者。另外，对于
明仁天皇的访华，曾经致力于推动此事的官员表示：
“反对中日友好的势力依然存在，天皇访华的实现使
反中势力失去了反对中日友好的根据，并使得中日
友好在日本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１３］因此，在天

皇更替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主动开展“对天皇外交”、
积极与新任天皇处理好关系是必要的，对于牵制日
本国内右翼势力意义重大。

三、“对天皇外交”的可行性

（一）绝佳的历史时期

１９９２年明仁天皇访华，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０
周年。对此，有日本学者认为明仁天皇访华是“纪念
日中邦交正常化２０周年的政府间活动”［１４］４２７，可见
两国交往过程中重要的历史节点对于开展外交工作

的重要性。
本次天皇更替可谓是正值绝佳的历史时期，对

期间的重要事件整理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本次天皇更替时期的重要事件

时间 事件

２０１６年８月８日 明仁天皇通过ＮＨＫ电视台正式宣布生前退位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６月９日 《有关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在参议院全票通过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９日 《中日联合声明》签订和中日邦交正常化４５周年

２０１８年５月７日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签订１０周年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４０周年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中日联合宣言》签订２０周年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 明仁天皇退位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 德仁皇太子即位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４日 东京奥运会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０日 北京冬奥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９日 《中日联合声明》签订和中日邦交正常化５０周年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这一时间段
内，不仅有四个中日之间重要政治文件的签订纪念
日，同时还有两场重大的体育盛事，这些都是开展
“对天皇外交”等外交工作的绝佳机会。笔者大胆预
言，如若一切顺利，新天皇访华的最佳时间将为

２０２２年。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新天皇２０１９年即
位，三年时间足以安定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并开展一
系列外交工作；其次，继一系列两国间重大纪念日与
活动的铺垫后，２０２２年是《中日联合声明》签订和中
日邦交正常化５０周年，与明仁天皇访华有相似的时
代背景；最后，２０２２年正值明仁天皇访华３０周年，
借此机会实现历史上第二次日本天皇访华可以说是

恰到好处。
（二）天皇家族的和平观念
中国得以开展“对天皇外交”的另一重要因素则

在于天皇家族自身。当今的天皇明仁以及即将继位
的皇太子德仁，均是坚定维护《日本国宪法》的和平
主义者，他们对日本右翼势力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不
满，这种和平友好的观念正是“对天皇外交”能够实

施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明仁天皇对战争的反省和对和平的拥护由来已

久，这与现在大肆推动右翼势力扩张的首相安倍晋
三形成了鲜明反差，因此他选择生前退位，以表达对
安倍修宪的不满和对和平宪法的拥护。而即将于

２０１９年继位为新天皇的皇太子德仁，虽没有公开表
示过对战争的反省，但亦没有出格的言行，其本人在
多种场合下表达过对于和平宪法的拥护。在２０１４
年的生日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皇室活动与政治的
关系，德仁答道：“现在的日本是以战后的《日本国宪
法》为基础建立起来并持续享受着和平与繁荣的，今
后我也将站在遵守宪法的立场上，听取必要的建言
来展开活动。”［１５］此外，德仁皇太子不仅对中国有着
充分的了解，更十分关心中日友好事业。据曾任中
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回忆，德仁曾参观过世博会中
国馆，欣赏过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他“聪
颖好学，谦和朴实，待人诚恳，对历史文化、水运交
通、音乐、体育等有广泛兴趣，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
的友谊也颇为关心”［１６］。在２０１７年联合国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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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特别会议上，德仁在主旨演讲中对中国６
月份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水灾等表示了深切同情，
并举日本信玄堤和中国都江堰等为例，谈了自己在
治水方面的建议［１７］，其对中国的了解以及感情由此
可见一斑。

（三）日本政府改善经济环境的需要
近年来，日本经济形势较为低迷，经济增速相对

缓慢，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周边国家经济稳步发展。
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促进经济形势
向好发展的手段。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
日本政府的态度一开始是很消极的，但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稳步落实与有序推进，日本政府感到若是
一味沉寂下去，可能会丧失开展合作的诸多宝贵机
会。于是，在中日关系持续冷淡的背景下，安倍政府
通过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释放积极信号，意在实现
某种转圜，从而达成改善两国关系的目的。２０１７年
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白皮书》中提到，“中国在‘一带
一路’构想下，在印度洋诸国支援港湾等基础设施建
设，除了扩大地区影响力之外，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等
地区的作战执行能力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１８］

而２０１８年的《防卫白皮书》中对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态度明显有所缓和：“中国军队通过海道防卫等
措施，存在着为‘一带一路’构想提供后盾作用的可
能性。”［１９］另外，２０１７年以来安倍晋三也曾多次表
示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兴趣。例如，在第二十
三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的晚餐会上，安倍
发表讲话，表示“充分吸收国际社会的共同想法，‘一
带一路’构想将与环太平洋自由、公正的经济圈进行
高质量的融合，期待这一构想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与繁荣做出贡献。日方将从这一角度出发考虑进行
协助。”［２０］

可见，迫于改善经济现状的压力，日本政府急于
缓和中日关系，从而促进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改
善日本的经济环境。２０１８年以来，随着河野太郎访
华、李克强访日、安倍访华等一系列外交活动，中日
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同时也必须看到，中日关系
的全面恢复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站在日本政府的
立场上来说，积极推动天皇访华无疑将会大大推进
中日关系发展的进程，从而使日本能够更好地参与
到地区以及全球经济事务中去，以促进其经济发展。

四、“对天皇外交”的具体策略

（一）积极参加新天皇即位典礼
天皇的即位典礼是日本最为庄重盛大的典礼之

一，对于中国来说其重大意义不只在于日本国内的
皇位更替，同时也是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机遇。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２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在
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皇宫举行即位典礼，正式宣
告继承皇位。典礼上高层荟萃，政要云集。以海部
俊树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成员集体参加，同时世界

１５８个国家的元首、总理和政府代表应邀参加并表
示祝贺。中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专程
前往参加，驻日大使杨振亚也同夫人和各国使节夫

妇一起应邀参加。参加典礼的共计２５００多人［２１］。

在为期三天的典礼过程中，吴学谦副总理会见了各
国政要并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
同海部俊树首相的会晤。这次会晤中，双方在中日
友好、经贸合作、人员往来等方面达成了一系列共
识，进一步打破了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孤立与制裁，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

此外，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裕仁天皇病逝，日本内
阁决定于２月２４日为天皇逝世举行盛大国葬，邀请
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参加，有日本学者称之为“吊

唁外交”［１４］３８１。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此积极做出

反应，１６３个国家、２７个国际机构派出代表参加，其
中元首、总理级５５人。中国委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钱其琛以“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参加天皇葬
礼，他在与各国领导人频繁接触的同时，得到了竹下
登首相的破例单独会见①。通过会谈，竹下首相修
正了对过去战争的说法，明确表示战争给邻国带来

了重大伤害，日本侵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１４］３８１。

钱其琛特使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与成果，被各大日媒

认为是“中国外交的胜利”［２２］。

由此可见，包括即位典礼和葬礼等形式的“典礼
外交”可以说是“对天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德仁皇太子的继位，日本政府必
将举行盛大的即位典礼并广泛邀请世界各国和国际

组织前去参加。对此，中国应积极响应，派遣高级
别、熟悉日本国情和中日关系的官员前往参加典礼，

对新天皇的继位表示祝贺，并于在日期间积极同日
方首相等高级别人员及他国代表展开会晤，这势必
会取得较为丰厚的外交成果。同时，可以努力争取
日本媒体的宣传，增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好
感，由此加深两国及两国人民的交流与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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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推动新天皇访华
推动新天皇访华是开展“对天皇外交”的核心。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明仁天皇访华，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
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日本天皇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

问。在这次完美落幕且意义重大的访问背后，有着
大量的政治铺垫与利益交锋。认真研究前次的成功
经验，对于推动新天皇访华有以下重要启示。
首先，加强同新天皇的交流，了解新天皇的访华

意向。推动天皇访华，最重要的一点是天皇自己的
想法和意愿。裕仁天皇在１９８９年逝世前就曾多次
流露出希望访问中国的心意，数次表示若能访华将
“感到很高兴”，但因为日本政府认为此事太敏感，最
终未能成行［１１］。１９９２年明仁天皇的成功访问，与
其自身强烈的访华意愿也是分不开的。１９８９年４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访日，在与明仁天皇会见
之时，天皇明确表示日本和中国关系深厚，务必要去
一次中国；随后在一次记者会上，他又一次表明想要
访华的意愿［２３］。即将继位的德仁皇太子同父亲一
样是和平宪法的拥护者，并对右翼颇有微词。因此，
及时准确地了解新天皇的访华意向，是推动天皇访
华的第一步也是重要一步。
其次，积极邀请新天皇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

后不久，中国政府便向日方发出了希望天皇访华的
邀请；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
问日本，在会见裕仁天皇时再次向他发出访华邀请。
虽然这些努力最终没有实现，却向日方表示了中方
对于建设两国关系的态度和诚意。明仁天皇登基
后，中国先后共进行了８次正式邀请。１９９２年４
月，对日本进行访问的江泽民总书记当面向明仁天
皇夫妇发出了热情的邀请。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
力，终于在同年１０月实现了这一历史盛举。德仁皇
太子继位的２０１９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４０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５０周年前夕，对于双方
来说都是重要的时间点和机遇期。在此基础上，中
方派出要员访日进行邀请，无疑会起到相当积极的
作用。
最后，努力与日本政府进行协商和沟通，解决双

方敏感问题。早在裕仁天皇有意访华之时，日本政
府的态度就相当谨慎，每次谈及天皇访华之事都要
求中方不要对此做出公开报道。后来关于明仁天皇
的访华事宜，本是中日两国经过长期协商共同达成
的意向，由于日本国内存在担心天皇被政治利用的
声音，尤其右翼势力认为这是“一种下跪的外交政
策”而强烈反对，使得真正成行大为推延［２４］。明仁

天皇在出访前也曾表示：“我认为，我的立场是依照
政府的决定，在其中尽最大努力。”［２５］站在中方的立
场上而言，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会尽一切可能消
除日本政府的不安。对于邀请新天皇访华，由于拥
有上次成功的历史经验，阻力可能会相对变小一些，
但仍必须积极与日本政府进行协商和沟通，努力消
除分歧，达成共识。以下几点原则应向日本政府传
达清楚：第一，中方尊重天皇对于日本国家和国民来
说的重要地位，邀请天皇访华绝非所谓的“朝圣外
交”，目的绝不是某些右翼分子所说的“小日本屈服
于大中国”；第二，中方尊重日本国宪法，充分了解在
宪法框架下天皇无法干预政事的要求，邀请天皇只
为和平友好而来，绝非利用天皇达成政治目的，绝不
用战争罪行等话题为难天皇；第三，绝对确保天皇访
华行程中的安全，１９９２年的成功访华就建立在这一
重要基础之上，宫泽首相在事后曾经表示，“让我对
天皇访中下定决心的是，中国领导人承诺‘绝对保证
安全’”［２６］。另一方面，对于推动明仁天皇访华一
事，在中方已做到“仁至义尽”之时，日本政府仍未作
答复，由此中方便决定不再提及此事。这引起了日
方的重视与担忧，进而宫泽首相力促天皇访华［１１］。
因此，中方也应软硬兼施，使用灵活的外交手段与日
本政府进行周旋。

（三）肯定明仁天皇功绩
明仁天皇生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３日，于１９８９年１

月７日登基，是日本第１２５代天皇。在位期间，明仁
天皇除成功访华之外，还积极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
他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并对过去的战争有着清醒
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早在２００５年明仁天皇７２岁
生日会见记者时，他就表示了对战争的批判：“从昭
和之初至昭和二十年（１９４５年）的终战，日本无几宁
日。愿今后在更多人的努力下，正确地去认识过去
的历史。”［２７］２０１５年，在日本每年例行举办的“全国
战殁者追悼仪式”上，首相安倍晋三的致辞中只字未
提此前历任首相都曾表明的对亚洲诸国的加害责任

和反省，而明仁天皇则表示“在回顾过去，对之前战
争进行深刻反省的同时，殷切地盼望战争惨祸不再
发生”［２８］。因此，对于即将退位的明仁天皇，中方应
作出肯定的评价，并进行适宜的和平宣传。
一方面，在明仁天皇退位后，定期派遣官员对天

皇进行访问和拜会，肯定评价天皇为中日和平友好
事业做出的贡献，积极在日本国内塑造中日友好的
氛围，占据外交上的主动权。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国
内某些对天皇的偏颇认识和误解，国家主流媒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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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机进行相应宣传，详述明仁天皇的功绩，多做正面
的报道，为开展一系列“对天皇外交”营造良好的国
内舆论环境。１９９２年明仁天皇访华后，时任社科院
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宁新在日本新闻协会的杂志

《新闻研究》（１９９３年１月号）上发表的论文中曾提
到：“总之，促进天皇访华的实现、保证访问的成功是
这一阶段大众传媒报道的出发点。”［２９］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被
问及“日本明仁天皇将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退位。
明仁天皇是首位访问中国的天皇。中方对明仁天皇
如何评价？对他退位有何看法？”之时，曾回答道：
“明仁天皇曾于１９９２年访华，并多次会见过中国党
和国家的领导人，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
极贡献。”［３０］

（四）开展“对天皇外交”的注意事项
对于开展“对天皇外交”，还有一些“陷阱”必须

注意。
第一，日本宪法明确限制了天皇的政治权力，以

天皇为核心开展的外交活动可以说是钻了日本宪法

的空子，是一种“违宪行为”［３１］。日本右翼在默许该
种外交形式的背后，是否有借此打开和平宪法缺口
的意图，这一点不得不防。因此，在积极开展“对天
皇外交”的同时，应对此加以关注。
第二，必须注意，天皇外交并非日本的官方外

交。天皇可以象征日本，但不能在外交上代表日本，
日本的官方外交依然是通过日本政府进行的，天皇
外交只是一种补充。因此，处理好两种外交之间的
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天皇的出访必须得到日本内阁和宫内厅

的首肯，也就是说，天皇的访问必然满足了右翼政府
的某些需求，因而才能成行。另外，天皇外交从本质
上来说具有隐蔽性，天皇真心和平亲善的背后亦有
可能潜藏着日本外务省的其他动机。对于这种“一
退一进”的外交手段，中国在开展“对天皇外交”之时
务必保持清醒，仔细分析决策，认清日本政府的真正
意图。

五、结　语

总而言之，在日本天皇更替这一历史时期，我们
应对开展“对天皇外交”寄予很高的期待，这不仅抓
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还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稳定
周边环境，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条
件。同时，开展“对天皇外交”，争取天皇和日本国
民，能够有效地孤立和牵制安倍右翼势力。作为传

统外交形式的一种补充，这也是扩展中国外交手段
和渠道、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手段。“对天皇
外交”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参加新天皇即位
典礼、推动新天皇访华和肯定明仁天皇功绩。其中，
参加新天皇即位典礼和肯定明仁天皇功绩是铺垫

性、基础性的举措，而推动新天皇访华才是“对天皇
外交”的核心所在。另外，在开展一系列“对天皇外
交”的行动时，日本政府尤其是右翼势力的图谋也必
须加以提防。

“对天皇外交”的前提在于天皇家族的和平观
念，基础在于天皇作为象征元首仍然存在的外交影
响力，根源则在于中日两国相向而行共同发展的历
史趋势。现在，这一外交形式的作用将在天皇更替
的特殊时期会被进一步放大，如若操作得当，则很可
能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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